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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亿多岁的
“绿色记忆”

苏铁类植物是地球上现
存最古老的种子
植物之一，其起源
可追溯到距今约3
亿年前的晚石炭
世，二叠纪已有较
明确的化石记录，

中生代侏罗纪达到繁盛顶
峰。在侏罗纪至白垩纪时
期，它们曾遍布全球，枝繁叶

茂，成为植食性恐龙的主要食物来
源，那个时代也因此被称为“苏铁恐
龙时代”。然而，随着白垩纪末期那
场大灭绝事件的发生，非鸟类恐龙悉
数消失，北半球绝大多数的苏铁类植
物也随之湮灭。

闽粤苏铁，便是那场浩劫中幸存
下来的少数“遗民”之一。它保留了
许多古老的特征：游动的精子、与固
氮菌共生的珊瑚状根系、幼叶拳卷的
形态……这些特征如同刻在基因里
的密码，是研究种子植物起源和地球
古气候变化的“活证据”。因此，它被
科学家形象地称为“活化石”。

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副教授
史佑海与闽粤苏铁结缘已有十年。
每每与这位“老友”不期而遇，他常会
生出一种时空交错的恍惚——“眼前
的植物，像是一扇通往远古的窗”。

“对普通公众来说，理解它的珍
贵，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本‘绿色活字
典’，记录着地球生命演化的历史。”
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副研究员张
哲这样形容闽粤苏铁的古老价值，他
长期开展热带雨林植物保育与利用
研究，同时积极进行热带雨林科普推
广与自然教育实践，关于闽粤苏铁，
他还曾参与拍摄过科普视频。

闽粤苏铁的名字背后，还藏着一
个绕来绕去的“命名故事”——它最
初被定名为“台湾苏铁”，后来发现模
式标本采自福建，又因其在福建、广
东分布广泛而得名“闽粤苏铁”。最
新的植物学研究，更是将原生于海南
的葫芦苏铁、念珠苏铁、海南苏铁等
全部归并到闽粤苏铁这一名下。

对于大众而言，要区分闽粤苏铁
和常见的观赏苏铁并不困难。首先
在于二者的分布地点：闽粤苏铁作为
海南的“原住民”主要生长在海南野
外的各类林地，而苏铁作为“外来户”
则只能在城市公园寻见其踪迹。此
外，最直观的区别点在于其大型的羽
状叶片：常见苏铁的羽状裂片边缘会
向下反卷，而闽粤苏铁的叶片边缘则
是平整的。

史佑海还提供了另一个区分的
方法：用手触摸。“闽粤苏铁的叶片手
感相对柔软，而常见的观赏苏铁叶片
硬挺扎手。”

星散分布的“隐士”

闽粤苏铁在海南的分布，像一幅
星散的地图，点缀在五指山、琼中、保
亭、昌江（霸王岭）、乐东（尖峰岭），以
及海口、文昌、万宁、陵水、三亚等
地。张哲提到，它们并非随处可见，
而是呈斑块状或小片状分布，偏爱海
拔100米至1000米、半阴半阳、郁闭
度约35%至60%的雨林林缘沟谷。

这种挑剔的“择居”习性，让它们
成为雨林深处的“隐士”。它们生长
在低海拔的山坡灌丛、乔木林下，对
温度、湿度和土壤都有着特定的要
求。海南温暖湿润的气候、复杂多样
的地形和保存完好的热带雨林生态
系统，为这位古老的“隐士”提供了理
想的庇护所。

“闽粤苏铁生境多样，展现出强
大的生命力和环境适应性。”史佑海
介绍，闽粤苏铁偏爱高温高湿的环
境，既能生长在海拔900米的吊罗山
热带雨林中，也能在低海拔的火山
石、石灰岩等石头堆里顽强生存。

最初，史佑海是出于对园林景观
植物的兴趣而关注闽粤苏铁，但随着
调查的深入，他逐渐意识到这不仅仅
是一种好看的植物，更是海南植物的
一张“旗舰”名片。“越研究越发现，它
身上值得探索的东西太多了。”史佑
海介绍，当前他们团队对闽粤苏铁的
野外种群、生境适应性、遗传多样性
等进行了系列研究。

近年来，史佑海与团队走遍了海
南岛的东西南北，从东边的铜鼓岭、
大洲岛，到西边的尖峰岭、霸王岭，再
到中部的吊罗山和南部的三亚，都留
下了他们的足迹。

“在海南，大洲岛是闽粤苏铁最
重要的自然分布地之一。那里的种
群数量多、长势良好，我们在那里发
现多棵高达3米至4米以上的‘苏铁
巨人’。”在史佑海看来，保护闽粤苏
铁不仅是保护几棵植株，更要保护它

们赖以生存的生境和遗传多样性。
张哲同样提到，作为古老的孑遗

物种，闽粤苏铁对研究植物演化和生
态系统稳定性具有重要科学价值，保
护闽粤苏铁有助于维护生物多样性，
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共同守护这一“古老亲戚”

闽粤苏铁目前的整体生存状况
如何？

张哲坦言，闽粤苏铁野生种群数
量稀少，且呈碎片化分布。由于长期
的人为盗挖、生境破坏等因素，其野
生个体数量大幅减少，许多地区的种
群规模较小，部分区域甚至面临局部
灭绝的风险。

“目前，通过人工繁育和迁地保
护，部分地区的种群数量有所恢复，
但野生种群的恢复仍面临挑战。”张
哲提到。

史佑海在野外调查中观察到，由
于农业生产、工程施工等人为干扰，
闽粤苏铁的生境变得破碎化。他还
提到，更严峻的是其自身的繁殖难
题：闽粤苏铁生长缓慢，从一粒种子
到一株成熟的植株，需要漫长的岁
月。加之雌雄异株，在种群数量稀少
且分布零散的情况下，自然授粉和结
出种子都异常困难。这些生物学特
性，无疑加剧了其保护的难度。

面对这位三亿岁的“老友”，我们
该如何守护？

张哲认为，就地保护生境为根
本，并采取“个体—种群—生境—遗
传”四位一体的综合策略。可借鉴国
内外的经验，如深圳仙湖植物园国家
苏铁种质资源保护中心等地，已经建
成集就地保护、迁地保存、人工繁育
于一体的资源圃，拥有德保苏铁
2008年野外回归成功的成熟案例与
技术体系。

为了保护这一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史佑海和团队两年多时
间里十几次登上大洲岛，翻山越岭开
设样方进行监测。如今，就地保护与
迁地保护相结合是主要的保护方
向。史佑海强调，保护闽粤苏铁不仅
是保护个体，更是保护其生境和遗传
多样性。

“初见时是美丽的外观，深入探
寻方知其生态魅力。”史佑海这样总
结他对闽粤苏铁的印象，在他看来，
加强科普教育，让公众了解并爱护这
一植物，是守护闽粤苏铁的重要一
环。张哲也给出了自己的提醒：“闽
粤苏铁是我国华南山野里‘曾与恐龙
同呼吸’的古老铁树亲戚：野外稀少，
请只远观，不采挖，不买卖。”

在海南岛中部的
热带雨林深处，阳光穿
过层层叠叠的树冠，斑
驳地洒在一种看似寻
常的植物上。它没有
花朵的娇艳，也没有乔
木的伟岸，只有一身铁
骨铮铮的躯干和四季
常青的羽状叶片，沉默
伫立。

它就是闽粤苏铁
——一种曾与恐龙同
享一片蓝天的古老生
命，人们更熟悉的名字
是“海南苏铁”。

恐龙早已化作化
石，闽粤苏铁仍在野外
沉默生长。上亿年的
光阴，在
一棵棵闽
粤苏铁身
上刻下年轮，也
让这一植物成为
海南岛上最古老
的种子植
物之一。

闽粤苏铁的雌球花。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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